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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分别指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美学的三个主要派别。强调在美学上坚持“认识论”即“反映论”的，

主要是蔡仪，请参见蔡仪的《新美学》第二章和第三章，《蔡仪文集》第 1 卷，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年。

认为要既辩证又唯物地研究美学，从而建立主客观统一论的美学，主要是朱光潜，请参见朱光潜《美学
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等文章，参见《朱光潜全集》第 5 卷，安
徽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强调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主要是李泽厚，他在《论美感、美和艺术》、《美
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美学三题议》等文章中，阐释了这一观点，参加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
版社 1980 年。

美学的超越与回归

高 建 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美学的超越不是追求一种超越性，而是超出传统美学，关注生活实践、环境生态以
及社会文化。超越美学，不是美学的提“纯”，而是变“杂”，成为“杂美学”。但是，这绝不是
取消美学。所谓美学过时、美学取消的言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杂美学”只是过
渡。在当代社会，图像泛滥，消费文化主导，艺术和审美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需要美学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重回传统美学，而是创造新美学。新美学要重新阐
释艺术的功能，要重新定义审美在生活中的意义，也要重新建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各个领
域的美学。这是对美学复兴的呼唤，也是对正在出现的现实过程和学术发展趋势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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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超越美学?

“超越美学”，不是追求某种超越的精神
性。“超越的精神性”在中国并不缺少。长
期以来，中国美学曾追求哲学化，拉大了美学

研究者与文学和艺术研究者之间的距离，形

成了一个美学研究的独特的圈子。这种研究

具有强烈的思辨性，从康德、黑格尔出发，又
回到康德、黑格尔，不面向生活和艺术的现
实。谈论在美学领域里建立唯物主义的( 反
映论的) 认识论、辩证唯物( 因而主客观统一
的) 主义、历史( 因而客观的并社会的) 唯物
主义，是哲学上追求的，也是政治上正确的努

力。①也许，这种思辨性，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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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大讨论能够避开政治干预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思辨的功绩，是保持美

学大讨论学术性的原因; 但同时，这也是从那

时起的当代中国美学脱离艺术实践的重要

原因。
本来，康德与黑格尔的美学，都曾具有现

实的艺术指向，与建构一种自律的艺术和无

功利的美学，从而形成一种相应艺术哲学有

关。这些理论原本既是思辨的，也是指向艺
术现实的，与当时艺术的发展具有遥相呼应

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他们的思想
本身多么抽象，都对同时代艺术的发展，或者

起了推动作用，或者起了理论支撑的作用。
艺术的发展是需要理论支撑的。否则，艺术
之潮的潮起潮落，什么也不会留下。

①见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于《诗刊》1978 年第 1 期。这封信同时在 1977 年 12 月 31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当代中国美学最早是从一个争论，即美

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争论发端的。这种源
头，决定了当代中国美学高度抽象的超越传

统。主观的就是浪漫主义，客观的就是现实
主义? 他们说，不是这个意思，甚至完全与这

些创作方法上的主义无关。否则的话，“两
结合”就自然等同于“主客观统一”了。主观
的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客观的就是唯物主义?

是，也不是! 坚持自己是客观论者的人，曾这

么说过。但是，坚持自己是主观论者的人，曾
反复强调他们只是美学上的主观论者，与哲

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无关。美学讲的是美的
本源，而唯物、唯心之争，是讲认识的本源。
这么说来，这种主观与客观的争论，与艺

术以及艺术中的种种“主义”已没有什么关
系。美的本源成了一个抽象的思考，并由此
形成当代中国美学的传统。这种争论形成的
传统，造成美学研究与艺术研究的分离。在

20 世纪 50 年代，许多参与美的主观性与客
观性讨论的学者，并不是从他们关于艺术的

经验出发，而是从在美学领域建立唯物论，从

而获得政治上的正确性出发的。50 年代时，
也有不少美学家具有强烈的艺术兴趣，甚至

其中也有人有着丰富的艺术经验，是不同水

平的艺术家，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艺术经验不

能帮助他们获得具有思辨性从而形成有说服

力的立场。有时，情况恰恰相反。在那种美
学讨论中，艺术经验成为一种必须被排除的

习惯残余，而不是提供力量的源泉。美学家
越是有艺术经验，越不能在美学论辩中占据

有利位置。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期以及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这种美学与艺术
的分离曾两度由于形象思维的讨论而拉近。
一次是 50 年代中后期，形象思维的论述与论
争努力纠正关于美的主观与客观讨论的抽象

性，从而引导研究者回到对艺术规律特别是

艺术思维规律的探讨上来。这一讨论后来被
人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名而受到严

厉批判，并随着“文革”的到来而销声匿迹。
在 1978 年开始的新一轮形象思维讨论时，美
学与艺术的距离得以被再次拉近。但是，这种
讨论在当时仍是政治意味占据主导地位。人
们利用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信的发表所形成

的舆论冲击波，试图突破“文革”时代的文学
理论的框架。①这有所谓“借东风”的意味。当
然，这个东风借得好，启动了新一轮的“美学
热”，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大潮，也促进了
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大繁荣。然而，在当时，对
艺术思维规律本身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中国学者心里，长期以来一直潜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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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纯美学追求的冲动。这种纯美学，就是中
国语境中的康德与黑格尔的美学，后来又加

上海德格尔等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争论
中，曾有过“交美学的底”的说法。美学有
“底”吗? 谁的美学是“底”? 对“美学”之
“底”的猜想，实际上显示出的是一种对美学
的超越性的追求。
“实践美学”本身是很超越的。它来源
于这样一种看法: 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可认识，

在他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纷纷投入到对

物自体堡垒的攻击之中，从而宣布这个保垒

一次又一次地被攻克。“实践哲学”认为，此
前人们都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讨论问题，只

有进入到实践的领域，才能攻克这个堡垒。
“实践美学”建立在这样一个抽象的哲学讨
论的基础之上，并与它相隔多层。美学的问
题，归根结底要还原为实践问题，但从实践到

审美，相隔有多种层次。［1］然而，也正是由于
实践这个词，促使一些美学家追求美学的实

践，从而使美学回到生活和艺术。也就是说，
利用这个词的多义性，实现理论上的转换，从

“实践美学”走向了“美学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另有人认为，这样形成的

美学，就不够超越。他们认为，要建立一种超
越的美学。这种超越的美学，认为实践不具
有精神性。他们要建立的是一种更具精神性
的美学。如果美学要更加精神性，那么，它要
走向何方呢? 这是当代美学家们感到困惑

的。过度的精神性，只能使自己距离时代与
社会越来越远，对当下发生的各种现象越来

越不具解释能力。当美学家们自己说“我欲
乘风归去”之时，美学这个学科也就会“黄鹤
一去不复返”。
我们这里所说的超越美学，说的不是这

个意思。这是原超越美学，是指“超出美学
之外”，即所谓的对美学本身的超越。它不

是以达到更加精神性来超越，而是超越人们

对美学的既有理解。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超
越: 前者是 transcedent，后者是 beyond; 前者
是“向上”或者“进一步美学化”，后者是“走
出”，走出传统的美学; 前者是“提纯”，后者
是“掺杂”。这样建立的美学，不是更加“纯”
的美学，而是一种“杂美学”。
这种“杂美学”的第一要义，当然是要走

出传统美学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
首先要做的，是说明这种美学不是什么。当
沃尔夫冈·韦尔施说要“undoing aesthetics”
之时，他说的是要对既有的 aesthetics做 undo
的工作。具体说来，要走出一些美学的基本
前提。［2］

二、超越美学超越了什么?

这里所理解的超越，是说要走出“纯”美
学，也就是说，要挑战过去所理解的美学的一

些基本前提，由此而做出一些新的研究。
我们曾认定，审美是无功利的，无目的

的，这些限定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所见到的
大量艺术作品，都不能说具有无功利性，无目

的，需要静观。例如音乐，无论是贝多芬的
《英雄交响曲》，还是冼星海的《黄河》，都不
能说无目的，也不能去静观。作曲家和听众
都是在心潮澎湃的状态下，接受音乐的感染。
这些音乐情感，有历史具体性，又由此特点出

发，通过抽象，才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人们对文学作品、

绘画和雕塑作品的欣赏之中。绝大多数文学
作品，都不是可以通过静观而使欣赏者有所

领悟的小诗。我们喜爱充满历史感和哲理的
小说，赞美它们的深刻性，给我们提供关于历

史和人的知识，这都不是无目的和无功利。
马克思、恩格斯说，从狄更斯或巴尔扎克那里
学到的，比从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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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要多; 列宁认为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
革命的一面镜子; 毛泽东说《红楼梦》是封建
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些我们所熟悉的话，说
的都是这样的意思。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在
20 世纪初是以道德性和理想主义精神为标
准，后以通过宏大的历史感深刻反映一个时

代众多人的命运和时代生活的巨大画卷为标

准，这些标准也可以说是美学的，但却也不那

么“纯粹”。［3］其实，即使我们从那些具有“纯
粹”文学性的诗中所得到的，也是有助于认
识生活，提高感性能力的感悟，而不是理解力

与想象力自由活动本身。
绘画作品也是如此，最使我们感动的，是

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和《创世纪》，最能给我
们历史感的，是拉斐尔的《雅典学园》。其
实，这些作品都与无功利和自律无关。潜藏
在中国从元代到清代绘画中的隐逸精神，也

绝不是由于无所为而为和纯粹的技巧取得成

功，而是透露在画中的一些情感与心境，这些

情感与心境在一些文人心中赢得共鸣。
来源于夏夫茨伯里和康德的审美无功利

观念，原本只是一种关于审美的最纯粹的假

定。审美被假定为不是获得知识，不是欲望
的满足，而只是知解力与想象力的和谐。这
种纯粹的审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我们哪怕是欣赏一片风景的美，也与切身的

感受，与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有着各种各样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康德通过
先设定一个抽象的概念，使读者想象一种纯

粹的审美的存在，再逐步加入一些不纯粹的

因素，从而形成他的关于审美的解释。这种
设定和论证，从方法上是独特的，但不是没有

问题，在今天值得重新检讨。
当然，我们这里不是探讨康德美学在前

提上的问题，不是致力于对它从体系上进行

批评，而是说明，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构成

了艺术上的既成事实，成为当代艺术发展困

境的原因，以及理论上的新的生发点。
要走出美学，或者说超越美学，我们所需

要做的，首先是认识到审美不是“观照”( con-
templation) 。审美的活动，被理解成关注事
物的形象，而离开事物本身及其功能、意义。
我们怎样才能离开一棵树的实际存在，即它

作为一株植物的存在，而只是根据它的形象

来欣赏它呢? 它作为树的存在，是我们对它

的欣赏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就谈不上对

树的欣赏。我们可以对待一棵古松有三种态
度，即实用、科学和审美的态度。但不管怎
样，这些态度仍是对待一具体物的态度，即我

们仍需要把一棵古松当作古松
獉獉
来看，而不是

一个与
獉
古松无关

獉獉
的形象来看。因此，这归根

结底仍是对待一棵古松
獉獉
的态度。同样，一个

人的美也是如此，其前提首先是一个人，男人

或女人，然后才能谈得上美，男人有男人的

美，女人有女人的美，没有离开人本身的抽象

的美。离开这一切，幻想凭空产生一种态度，
即纯粹而无功利的审美态度，再对对象作纯

形式或纯形象的观照，这只能是一种神话。
审美的感官，并不仅限于眼睛与耳朵。

对视听感官的崇拜，从古希腊时就开始了。
现代美学的兴起，由于它本身的理性主义传

统，以及它对无功利的假定，使这种崇拜走向

极端。在视听以外有没有美，是否可以有视
听以外的审美?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却在

理论的重压下，成了问题。鸟语花香是一种
乐境，但如果鸟语可以被“审美”的话，花香
是否可以，美食讲究色香味，是否这都与“审
美”无缘，或者只有“色”可审美，“香”和
“味”都不可“审”。那美学家们都只是看人
吃饭的人了。如果审美是一种感性的享受与
感性能力的提升的话，那么，只局限于视听的

感性，是一种被阉割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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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艺术，艺术从来就没有自律或自治、
独立过。艺术原本是一种制作，一般人的制
作不是艺术，能工巧匠的制作就成了艺术。
后来，艺术与一般的制作分开，其意义专门限

于创造。上帝创造世界，艺术家创造艺术，由
此，出现了两个层次的创造。艺术家可以分
享半个造物主的荣耀。
然而，当我们一般谈论艺术时，我们所说

的，只是创造另一个世界之物。柏拉图的
“三张床”的理论，被理解成有三个世界，第
一个是理式的世界，第二个是现实的世界，第

三个是艺术的世界。三个世界各自独立，其
间所包含的真理成分依次递减。到了 18 世
纪法国的夏尔·巴图，则在模仿的名义下，建
立了一个积极而正面意义上的艺术世界。现
代艺术体制和现代艺术观念由此形成，并经

由《百科全书》的确立，在康德的《判断力批
判》中成为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 19 世
纪，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原本被“作”出来
的艺术作品

獉獉
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有了小宇宙

的构想。这时，为艺术而艺术，从而艺术本身
成为目的的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想象、天
才、趣味等在前一个世纪就有的思想，汇集成
了一个整体。①

①这里有关西方美学史的描述，可参见门罗·比厄斯利著，高建平译《西方美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 年。

艺术自律的观念是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的

理论成果。这种成果影响着艺术生产的体
制，从而影响艺术史的发展。然而，如果我们
回到艺术自身的话，就会发现，艺术从来就不

是自律的。艺术与非艺术的物质产品生产，
艺术与工艺，被当成“艺术”的高雅艺术与不
被当成“艺术”的民间和通俗大众艺术，从来
就没有被明确区分开来，在其间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当我们的理论注重它们之间的区

分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明显的区别，但当我

们的理论注重它们之间的连续性时，我们同

样可以找到许多连续性的证据。就看我们运
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武装自己了。
超越美学，从某种意义说，是像沃尔夫冈·

韦尔施所说的那样，是 undo“美学”这个学
科，以实现美学的消解。美学为什么要被消
解，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三、在多学科框架上美学的困境

实际上，并不是到了今天，我们才呼吁要

超越或走出美学。在康德意义上的美学，早
已经被人们超越了。重复康德、黑格尔等人
对美学的论述，在今天的世界中，成了一些学

校老师的职业。他们解读这些经典，总结这
些经典的意义，帮助学生克服理解上的困难。
我们也会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书，作者以忠实

地阐释一些经典著作为追求目标，他们也以

做到这一点而为人们所尊重。特别是当要做
到这一点需要克服语言上的困难，克服时空

所构成的理解上的障碍时，就更加得到人们

的赞叹。
然而，在今天，人们阅读经典的目的，并

不仅仅限于阐释。以解经的态度来读经典，
是一种学问之道。读经典的人很多，各有各
的读法。有以读懂为目的，也有以借此阐发
为目的。更多的人，是融各种读法于一体，在
各种读法之间游动。
从康德、黑格尔以后，美学也有种种发

展。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在 20 世纪出现了新
的辉煌，有许多不同的流派，经历了不同的阶

段。从克罗齐到苏珊·朗格，从欧洲到美洲
的许多学者，都走在美学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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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叶兴起的分析美学，有着其独
特的发展机缘。它实际上是美学作为一个学
科走入困境的产物。在美学逐渐被其他一些
学科所取代，或者被挤占了地盘之后，分析美

学为这个学科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当空疏的
大体系不再能说明问题，心理学美学遇到尴

尬之时，语言分析之道就乘虚而入了。
如果说，哲学曾经是科学之母的话，那

么，美学实际上是许多与艺术有关的学科之

母。许多人最初由于对美学的兴趣，进入到
对艺术和自然之美的研究和写作之道中，但

他们随后就厌倦美学的思辨式推理，走向各

种实证性的研究。
美学在转向艺术研究时，出现了一种离

开美学的艺术学。这种艺术学不再像黑格尔
那样，用理念与感性显现，或者用其他的某种

概念来统括艺术，描述艺术发展的历程，描绘

艺术发展背后的某种神秘的或不神秘的精神

运动，而是进入到具体艺术作品的实物或图

像间关系的研究之中。
例如在绘画中，艺术史家们进行关于画

家的生平、教育、交游的考证，以及关于绘画
的纸或布，颜料和画笔等等材料的形成和作

用的考证，以及关于艺术的风格史和图像学

分析的研究，等等。艺术学有许多具体的东
西要研究，这些研究构成一个巨大而精彩的

领域，可给人以实在而不空虚的感觉，可以让

研究者有很多事可做，让学生有很多东西可

学。如果说，关于艺术的美学，流于推论和猜
想的话，那么，艺术学就力戒这些浮泛之论，

而给人以实在的知识。
类似发展，也出现在雕塑、建筑等艺术门

类之中。雕塑学要研究所加工的材料，所使
用的工具等，也与绘画研究有着相互影响的

关系。至于建筑学，则完全不同。在建筑学
中，材料所提供的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建

筑师的聪明才智，不是体现在他有什么样的

自由想象力，而是他有什么样的基于材料的

想象力。
如果我们再次联系黑格尔的《美学讲演

录》来考虑，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学走着一条
恰恰与黑格尔相反的路。黑格尔研究理念逐
渐挣脱它对物质的依附性，从而最终回到自

身的过程。艺术学则正好相反，研究在艺术
中精神对物质性事物的依附。
据此，我们看到，音乐学不是研究音乐表

现了什么，而是研究如何表现的，即通过什么

样的手段———调式、和声、旋律、节奏等———
来实现的。如果有某种东西叫文学学的话，
那么它所研究的，也是结构、象征、隐喻以至
于各种叙事方式等等，而不是文学作品究竟

表现了什么，它在精神的发展之中占据了什

么样的位置。
由此可见，艺术研究走出美学的限制之

后，有了很大的、很专门的发展。这是艺术研
究的必然。这种研究从材料出发，具有实证
性。由于材料的丰富性，这种研究开拓了巨
大的空间。
我们还应该看到，绝大多数人对艺术进

行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揭示艺术

背后的规律或它的精神性，而是为了解决艺

术在现实生活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说明它

们的意义，促使其为人们所接受。因此，艺术
研究追求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使这种研究哲

学化，从而使它走向美学的，那只是很少一部

分; 绝大多数的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本身形

成另一种合理性，使艺术研究非哲学化，走着

与美学相背离的道路。
与此相对应，对自然美的哲学描述，也被

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所取代。由于当代社会
所出现的生态与环境危机，出现了大量相关

的研究，从而给原本局限于对自然的哲学美

—62—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学描述的学者开拓了新的空间。他们向研究
者们说，请你读一本书《寂静的春天》吧! 你
觉得那本书所描绘的场景美吗? 如果不美，

请关注生态吧。只有符合生态的，才是美的。
其实，环境和生态美学所要回答的，不是对生

态本身的关注，不是号召我们参加生态保护

活动，也不是研究解决具体生态问题的途径;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要的，但这不能构成

美学的独特性。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关注本
身，并不能带来一种有关美学的研究。
美学还被称为文化研究的学问所取代。

许多从事美学研究的人，转而从事文化研究。
他们提出，在当代社会，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现

象。这包括市场和新媒体所带来的生活和艺
术的变化。随着市场的发展，全球市场的形
成，艺术的商品化，出现了许多使人目不暇接

的现象，促使一些人进入这种现象的描绘之

中。同样，网络和新媒体给文学和艺术带来
极为深刻的变化，新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着，

大量新现象层出不穷，无数研究者对此兴奋

不已。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中，即使人有十
手，手有十指，也不可能指出新媒介所带来的

各种可能性; 人有十口，口有十舌，也不可能

说出新媒介给人的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妙不可

言之处。如果我们找到一些早年的科幻小说
来对照，就会发现，那些预言全部实现了或过

时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比科幻小说还要美，
还要神奇。于是，他们在描绘，在预言，对于
那些不同意他们的描绘的人，他们认为，那是

目光短浅，是没有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之

美丽。被归入到文化研究的，还有另外一些
人，他们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如青年亚文化研

究，非主流文化研究，一些随着后现代社会

到来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研究。这些现
象过去闻所未闻、精彩纷呈、触目惊心，需
要有人关注。在文化研究这样一个模糊的

概念下，人们研究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
研究，本来都可以成为美学研究的补充，但

实际上，却成为走出美学的大潮。研究者忘
记了自己的责任，在流连忘返中只是在描

述、描述、再描述。于是，正像艺术学走着
一条与艺术哲学相反的道路一样，文化研究

与文化哲学的走向是相反的，与美学的走向

也是相反的。
构成当代社会中美学危机的，还在于艺

术的危机。当代社会中艺术的危机，来源于
艺术的产业化与产业的艺术化。艺术的产业
化，是指传统的、个人独创的、为着明确的艺
术接受者而保持着个人与个人关系的艺术，

被现代化的大生产所取代。艺术成了文化工
业，是适合于大众的廉价消费。产业的艺术
化，指日常生活产品变成了艺术设计的产品，

人们被设计所包围，从而处处皆美，造成美的

充盈。这种美的充盈，同时也是美的滥用或
美的丧失。传统的美学，在这时已经变得无
用，对发展着的这一切无可奈何。

四、美学回归的意义

在此情况下，许多学者呼吁超越美学的

美学。走出美学之后，不等于就不要美学了。
美学外的美学仍然是需要的。我们一方面可
以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但另一

方面，我们也应该说，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

论。这不是简单地认为，我们经历了一种新
的理论取代了旧有的理论的过程。实际的情
况是，当旧理论在发展着的现实面前崩溃，从

而进入到一个无理论的时代之时，新的理论

会由此而兴起。
我们需要新的美学，这种新的美学，不是

回到康德的二元论美学，也不是回到审美无

功利和艺术自律。我们承认一种“杂美学”，
容纳各种有功利的美，非自律的艺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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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学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杂美学”只
能是一个过渡时期，是没有美学的时代的美

学。如果说，超越美学代表着这样时期的状
况，即在美学陷入困境，通过种种修补来维持

其存在的话，那么，超越美学的美学，则要致

力于一种新美学的建构。
回到 aesthetic 这个词的原初的意义上

来，这个词本来的意义，就是“感性”。我们
有一种能力，这就是感性能力，这种能力不仅

体现在艺术中，也体现在生活中。我们研究
哲学，要探究和弄懂生活中的道理。这种道
理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那是由一些具体的

科学学科研究的。哲学是对生活、自然、社会
的理解。这种理解要回应各科学学科的发展
以及回应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以及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对生活的领悟、信念和推论。
同样，我们研究美学，是研究生活、自然和社
会感性的方面。
这个方面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易变性，

很不好研究。一个很好的“抓手”，还是艺
术。研究艺术在当代社会的变化，克服过去
的“纯”艺术的偏见，说明艺术所具有的创造
的意义。关于艺术，曾有过一种将艺术与工
艺分隔开来，以艺术的高雅来教化社会的观

点。这种对艺术的期待，具有以艺术滋养社
会和人的心灵，建构社会的等级秩序的意义。
到了后现代时期，出现以艺术来救赎，以期它

像一剂猛药来医治陷入病态的社会的观点。
这种救赎观曾很流行，从而形成了许多当代

美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这仍然存
在着一个悖论，即艺术的存在和繁盛与社会

的疾病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依照这个观
点，艺术越繁荣，社会就病得越重。
近年来，一种古老的争论由于艺术形式

的多样化、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模糊等原因而
被人们重新提起。有一种说法，在现代社会，

艺术已经失去了它的边界，与生活融合在一

道了。这种说法，与前面所说的“滋补”观和
“救赎”观都不同。由于“滋补”和“救赎”，
艺术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否定此两说，则需
要重新寻找艺术存在的理由。如果找不到，
那艺术就失去了边界，于是艺术品与日常生

活用品的区别就消失了。
我曾经试图证明，在批判“救赎”观以

后，仍可在一种独特的意义上区分艺术与非

艺术。这不是根据具体物而指证艺术与非艺
术，而是从其制作的动机上区分艺术与非艺

术。马克思曾试图区分: 弥尔顿创作了《失
乐园》后得到了五磅，与弥尔顿为了五磅而
创作了《失乐园》这两种情况。前者是“非生
产”的，因而是艺术的，后者是生产的，哪怕
两者在外观上完全一样。［4］艺术的边界，就
是创造的边界。［5］

感性不等于感官，无论是艺术的产业化，

还是产业的艺术化，都以追求感官的刺激为

目标。美学要建立新感性，将这种感性与一
种古老的追求结合起来: 个人的独创和人与

人的直接的交往和相互欣赏。从字源上讲
aesthetic 是与 anaesthetic 相对立的。Anaes-
thetic是麻木，缺乏感知能力，审美则是感知
力。一种与 aesthetic有关的美学( aesthetics)
要提高感知能力，使人从现代工业、信息技
术、过度的消费中清醒，回到健康的感性
上来。
生态美学要从人与自然的根本哲学关系

出发。二元论的哲学，形成人与自然的两分，
自然是人的对象，要么是自然压倒人，要么是

人战胜自然。美是对被人所掌控的对象欣
赏，而崇高是对自然向人的威压的反抗以及

相应形成的对反抗结果的感觉。所有这些，
都建立在两分的前提之下。在这些哲学前提
下，只有为着人的对自然的保护，而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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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的哲学理解。生态美学
要从自然是人的环境而不是人的对象的哲学

观出发，它也是环境美学。那种强分生态美
学与环境美学，从而形成门派之见的做法，没

有什么意义。我们周围的世界，本来就是美
的，现代工业使环境美丧失。我们需要呼吁
环境与生态的保护，但这种保护并不是美学

研究的内容。环境被破坏了，原始森林被砍
伐了，水源被污染了，这是我们所面临的现

实。美学研究者可以变成环境保护的活动
家，参与各种活动来保护它，这是需要的。但
是，这不是美学。环境和生态美学，要建立新
美学标准，说明在变动着的世界中，新感性如

何构建。
许多原本是从事美学研究的人，转而从

事文化研究，这本身无可厚非。的确，在文化
研究的名义下，有很多的课题值得人们关注。
文化研究所形成的一种超越学科局限的研究

平台，对于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具有积极意

义。但是，文化研究并不能取代美学。一种

从感性的、审美的角度对艺术、自然、社会和
人生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美学

回归的过程。美学会成为一个平台，各门学
科的研究者，会到这里重新汇合。它会成为
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人们重建新的感性，重新

形成对艺术、生活、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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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cendence and Ｒeturn of Aesthetics
GAO Jian-ping

( Institute of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e transcendence of aesthetics does not seek transcendence beyond this world; instead，it
strives to move beyond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to engage real life experiences and larger issues
concerning natural environment，ecology，culture and society． It is not to“purify，”but to“mix”． The tran-
scendence of aesthetics is to develop a“mixed aesthetics”instead of dissolving it，though there exist a popular
misunderstanding that aesthetics is outdated and should be abandoned． “Mixed aesthetics”represents a transi-
tional stage of aesthetics． In a world that is dominated by consumer culture and flooded with images，both arts
and aesthetic taste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changing world calls for the return of aesthetics，but
this would not be a simple reversion to the old tradition，but rather the creation of a new aesthetics． This new
aesthetics is to reinterpret the function of arts，redefine the meaning of aesthetics in life，and to reconstruct aes-
thetic theories applicabl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human society and culture． This paper not only calls for
the revival of aesthetics but also tries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ing trends in this field of study．

Key words: Transcendenc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return of aesthetics; mixed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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